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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回第二十四回  咄咄逼人馮姑獻技　空空說法謝女談元咄咄逼人馮姑獻技　空空說法謝女談元

　　上章所說進來的女客，原來就是碧霄，因知道眾人在這裡，韻蘭請他，必要請問秋鶴冶秋的說話，故便到綺香園來，正值眾人

坐了席要請他，恰好來了，正中下懷。仲蔚先自去移了一只凳杌，排在身邊，拉他坐下，有幾個未見過碧霄的，就問了姓名，韻蘭

同他彼此問了好，說：「他們正要來請妹妹呢，恐怕不來，叫我丟臉請你。」知三就替他斟了一杯酒。碧霄笑道：「謝謝！」因又

道：「我打諒他們在這裡，所以毛遂自薦起來。」仲蔚笑道：「說著曹操，曹操就到。」碧霄冷笑道：「我是曹操，你是楊修。」

仲蔚知道說造次了，連忙告罪，伯琴笑道：「馮姑娘到難說話呢。」碧霄道：「你令弟說的話怄人，倒怪我難說話，正是只許州官

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兒。」韻蘭道：「妹妹到底幾時遷來？」碧霄遵「初一月半不揀日，我打諒十五搬來。」友梅道：「馮姑娘十

五搬場，我們當來賀賀。」伯琴道：「好極，我們通來。這夜又是元宵，我們晚上買些煙火來弄個頑意兒，大家熱鬧一熱鬧。」知

三跌足道：「可惜我要進省，否則我也送對興隆饅頭來。」碧霄笑道：「啐，你老婆的饅頭我不要呢。」黽士笑道：「尊寓先已到

過，實在是飛仙樓閣，縹緲玲瓏，姑娘真個要乘風仙去呢？」碧霄微笑不語。友梅笑道：「碧姑娘，你做對聯到也別緻，究竟什麼

意思？」伯琴道：「下聯是我知道的，要尋吳國的干將來合一合。」平叔笑道：「干將是那裡人？有許多年紀了？怎麼緣分你同他

好到這個樣兒？」碧霄冷笑道：「燕雀豈知鴻鵠志哉？」介侯道：「剛才說了曹操，你就說怄人，現在你罵平叔燕雀，到底怄不

怄？」碧霄笑道：「你待怎樣？」介侯道：「問你是怄我們不是？」碧霄笑道：「噯，但許我怄你們，不許你怄我，知道不知

道？」小香笑道：「就是但許我負人，不許人負我的意思麼？」碧霄笑道：「一些不差，你要我做曹操，便做曹操。」知三笑道：

「你們不要同馮姑娘爭論，他說我們是燕雀，我們就做了雀，回來雀入大蛤起來，他又要化水了。」碧霄笑著，把知三死勁的啐了

一口。韻蘭道：「知三最慣胡鬧，他來了之後，好比一傳眾咻似的，放著正經話兒不談，現在要問問你們的貴友秋鶴現在何處

呢？」平叔道：「你怎麼認得他？」韻蘭道：「也不過一面。」伯琴等大家說聞得他現在俄羅斯，友梅道：「他去年底已回來了，

我這裡有過信的，說現在方回，還須養病，明春正月必到申江。」黽士、介侯二人道：「哦，我們也聽得他回來了，寄了一封信

去，並沒回信。」韻蘭聽了這信，心裡就喜歡起來，說：「他的家中究在那裡，我要寄一封信去。」知三搖著頭說道：「你莫急。

」友梅道：「這回子恐怕他已走了，你寄信去他仍舊接不到，橫豎他快來了，就是遲也遲不過一月半月，多至兩個月不能不來的

了。他來了才要來看我們的，那時我去邀他來。」韻蘭想了一想道：「也是。」伯琴笑道：「秋鶴到不要緊，我們馮姑娘的干將，

不知幾時來呢。」碧霄笑道：「不勞費心替我憂慮，令弟說你的貴相好金素雯將來到了園裡，我們叫門口攔住你，不許你進來，不

知你怎樣呢？」伯琴向韻蘭道：「素雯也要進來麼？」韻蘭道：「說是說過一句兒，要住聽鸝處，但沒下定過，你回去見他問一聲

兒，說要便要，不要恐有人定去了，同我說的不知多少人呢。」伯琴答應了，於是大家斟酒，一面喝，一面說園裡的景致。知三

道：「我最愛這延秋榭，地方寬敞，向著南面，到夏天把向南的隔子開了，真是風來月到，詩骨皆仙，可惜沒有蓮花。」韻蘭道：

「你知道沒有蓮，我來的時節，他水面上的枯梗還不少，後來我叫人剪淨了，這時候梅花雪發，水漲高了好許多，就不見了，裡邊

的藕枝都填滿了，我恐怕明年不發，取了多少起來。」仲蔚道：「何不種些菱茭？」韻蘭笑道：「等到你說，我隔年已經想到，就

種在月潭裡頭。北首是菱，南首是茭，菱茭中還有許多野芡。」平叔道：「我但吃過菱，沒吃過茭，茭是怎樣的呢？」韻蘭笑道：

「虧你是讀書人，這個菱茭還分不清。」平叔半笑不笑道：「我並不是讀書人，姑娘不要笑我。」伯琴道：「快些狗叫！」這時候

外邊似有招呼姑娘來的聲音，裡邊高談闊論，卻不聽得。伯琴正催平叔作狗叫，湘君已走了進來笑道：「什麼狗叫，姐姐可是你養

的這只西洋哈巴獅子？」眾人看著平叔笑道：「著著著。」平叔就訕訕的面紅起來。韻蘭、碧霄一面讓坐，韻蘭就把不許俗套稱呼

的例告訴他。湘君笑道：「原來就是廬令令，怪道剛才日裡第一回到我那裡，走到我小房間裡去。」眾人又笑起來。仲蔚對二人丟

了丟眼色。碧霄道：「老二，你不要同我們做這個鬼臉，我們雖是做官人，不是佖佖俔俔同沒氣男子，應該給人欺負的。」說著眼

圈也紅了，原來碧霄等落籍本出無奈，碧霄性又豪爽，慣抱不平，又學得一等絕技，此次到申，暗中交結了幾個公平的理事官紳，

有恃無恐，就是韻蘭這般作為，也仗著碧霄，眾人不敢為難。平叔是嘉興人，又初從外國回來，那裡曉得這種被眾人一激，更用了

幾杯酒，就惱羞成怒起來，向碧霄怒視道：「我們說話，要你插嘴？你這臭賤東西！」碧霄豈是受人罵的人，因答道：「放你狗臭

屁！你敢罵起我來了！」平叔就把桌子一拍道：「罵你何妨？」眾人連忙解勸。平叔立起身來，正要取一只碗打碧霄，碧霄身捷眼

快，看平叔要拿碗這個時候，颼的一飛，已經跳到那裡，把平叔一把提著，笑向韻蘭道：「恐累姊姊，否則做他一個肉餅子玩玩，

這樣沒用的人，也有脾氣！」眾人大家來勸，平叔已是痛得叫起來。韻蘭把碧霄埋怨了幾句，碧霄方放了手。韻蘭、湘君把平叔扶

到炕上，深深告罪，又替他擦臉，替他安慰，伯琴等也埋怨碧霄，方把平叔氣稍稍平了。碧霄又走來福了一福，笑道：「大少爺得

罪，恕我粗率。」平叔一聲不語，就要回去。伯琴、韻蘭只得叫仲蔚送他回去。友梅、小香道：「我也來送。」於是四人去了。伯

琴等重新入席，湘君就怪碧霄道：「你就看出他俗氣，在眾人面上也不說的，『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，覺而後知其夢也，且有以

大覺而後知其大夢也。』就是這個意思。」黽士道：「我書上看見一等人有大來歷，有大智識，其初必有大糊塗，大放縱，然後有

大悔悟，大解脫，這是何故？」湘君道：「這等人混於世俗，都是一片婆心，瘋瘋顛顛，真是清清醒醒，故一旦貫通，立地成佛，

老子說得好：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這個微明就是

大智慧呢。」說著，只見仲蔚已抱了寶劍來，雙手捧交碧霄，碧霄笑道：「我給你做一個捧劍童兒，好不好？」眾人道：「快舞

吧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屋裡還嫌小，可到延秋榭台階上去？這一塊地又大又平，我們通到延秋榭屋裡看。」知三道：「好，我們索性

吃了飯去，也不用喝酒了。我們走後，叫他們撤了席，回來喝茶。」韻蘭道：「也是。」伯琴本來還要喝酒，因要看馮姑娘舞劍，

也只得罷了，就命端上飯來，大家吃些，漱洗已畢，韻蘭早命傭人龍吉在那裡點了兩盞電燈，照得四處通明，仲蔚攜了佩纕，黽士

攜了小蘭，知三攜了珠圓，介侯攜了玉潤，伯琴攜了湘君，一齊到延秋榭來，立在裡面。碧霄把身上結束一回，把雙劍取來掛在腰

間，笑嘻嘻的到台階把劍拔出鞘來，右手拿著，那劍鞘插在汗巾裡面，整了一整，然後兩手各執一劍，做了一個四門手勢，然後舞

起來。看那碧霄笑容可掬，後來面色漸漸端莊，這個劍一縱一橫，一上一落，初起還見劍光分明一閃一隱，既而漸漸難分。碧霄的

面孔身體漸漸迷糊，後來便但有一團白光，異常明亮，碧霄已隱在光中，全身通看不見了，眾人大家喝采。正在喧嘩，忽聽瞎然一

聲，大家嚇了一跳，但見這團光隨著聲音，如電光一般，飄然從空滾到對岸，迅捷異常，倉卒不見。只聽碧霄在九迴廊裡笑道：

「各位明日再見，我歸去也，老二也早些回去。」說罷寂然，惟弓鞋閣閣之聲，由近及遠而滅。眾人無不驚異，韻蘭命園丁滅了燈

同大家歸屋。坐定，介侯道：「這是仙人了。」伯琴道：「我看書上說紅線隱娘，怎樣的奇術，我總不信，算他是造出來的，誰知

真有這等人。」黽士笑道：「妹丈的劍也算好了，我前幾年看他舞過的，那裡及他。」友梅道：「我也從沒見過。」知三道：「恐

怕他已經半仙了，混跡在青樓的。」湘君道：「你們不要這樣亂猜亂疑，少見多怪，他交代過的不許告訴人。回來嚷出來，外面知

道了，說他妖妄惑眾，生出意外的是非來。他知道你們傳出去的，你們就吃不了呢。」仲蔚道：「你們不叮囑，我們到要外邊去講

講，今說明了，我們那裡敢多嘴呢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恐怕知三、伯琴嘴快，我看他兩人最喜說話的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捉狗

起來，大家怕的。」說得眾人笑了。韻蘭命伴馨替大家倒了茶便各自喝著，又命小丫頭玉潤立在旁邊裝水煙。仲蔚道：「黽士你把

這個票交他。」黽士就在身邊取出一個小皮囊，檢了一檢，取出六張匯費票交給韻蘭，笑道：「這是七十元的票，今日太費你心，

不算謝你的，你去賞賞各位姐姐吧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何必呢？你收回了。」黽士道：「你不用推了，那謝姑的六元也煩你開銷了。

」湘君笑道：「何必要緊？」仲蔚笑道：「跳井的事已完結了。」湘君道：「《紅樓夢》倒熟呢。」韻蘭道：「既承厚賜，我不受

你們是不安的。」就喚佩纕收去，歸好了，你領小蘭、珠園來謝謝。佩纕就收了去，一回兒大家花枝招展的出來各人門前告了一個



謝字，到又謙讓了一回。知三笑道：「求小蘭姑娘同各位姐姐大家坐在這裡談一談。」珠園笑道：「我還有事呢。」說著就去了。

小蘭等大家坐了下來，擠了一座。伯琴笑道：「今日之游，也算暢快，到做了兩齣把戲。」湘君笑道：「碧霄將來進了園，你們只

常帶一個厭物來，把戲還要多呢？」知三道：「這個菱茭的典故還沒講完，請蘇學士承上文罷。」韻蘭道：「我看見《湖湘風土

記》上頭說『兩角為菱，四角為茭』，我們江南地面通是種茭，有小有大，有白有紅，有長刺，有無刺，一時也分辨不來。我曾定

他一個名，俗名紅菱的，我名他紅苼，最小殼堅刺銳的，名曰萫，園角的名圓萂，大的名餛飩，茭中的名■晶，同荷一樣，有角名
漍，那菱多出於江北，多不知道，不敢定名。就是這芡也有三種，一種葉底嫣紅開花綠色的最為名貴。」湘君道：「西方功德池裡

也有一種芡，王母採取，饋列洞神仙，食之者生大智慧。」介侯道：「東方綺香園裡的芡，蘇姑饋列位客人，食之者生死纏綿。」

韻蘭微微一笑，黽士道：「可惜沒得船，若蓮花盛開的時候，在那裡蕩漿，從浮玉橋進港，過斜橋，到月潭穿虹影橋、流霞橋、小

紅橋一帶柳堤，到也有趣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不要忙，到夏天你們來避暑，我請你們坐船。」介侯道：「現在船呢？」伴馨笑道：

「在寒碧莊後間有兩隻呢。」仲蔚道：「真是想得週到。」友梅道：「那寒碧莊去避暑，操操琴，到是好所在。」介侯道：「在耕

雲小筑種種園圃，作一個農隱，何嘗不好？」佩纕笑道：「二三月裡到鬧紅榭去賞桃，花真是一片暄，紅爛熳如錦，就把這個身被

這桃花香薰醉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薰醉了，倘然吐起來只好請護花神受吐。」佩纕把知三一看，臉上就紅了一紅。仲蔚、伯琴、介

侯、黽士都看著佩纕微微的笑了一笑，也就忍住，佩纕不好意思起來，立起身來要走，伯琴笑道：「佩姐姐到那裡去？」佩纕也不

管競走了。韻蘭、湘君等看他這種光景，不知何故，就疑心起來，問他們緣故。起初皆不肯說，韻蘭又問黽士。黽士笑道：「你去

問仲蔚。」韻蘭就去問仲蔚，仲蔚也不肯說，韻蘭就臉一沉道：「你們不說就罷，我自去問他。」說著便走。仲蔚看他著了急，只

得拖住說道：「好姑娘，我同你說，你回來，不要埋怨他才是。」於是就把上年在林燕卿家佩纕喝醉蘭生受吐的事告訴一遍，湘君

道：「那日我也在那裡，並沒說起佩纕妹子吐呢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他吐你已經走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個蘭生到底是什麼一個庸賴

人物？」友梅笑道：「你只要看《紅樓夢》上的賈寶玉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總歡喜自己標榜，把他比上賈寶玉來了，可知是說

謊？」湘君道：「蘭生是有些道理的，倒並非說謊，不過似乎還有些孩子氣。」介侯道：「這是他的天真，並非孩子氣。他世上的

閱歷，何嘗不明白，不過不肯學罷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年紀多大呢？」知三道：「今年十五歲。」韻蘭道：「他老子今年幾歲？」知

三道：「五十四歲。」韻蘭道：「管蘭生嚴不嚴？」介侯道：「通共一個老來子，就是嚴也有數的，我看見他這樣浪使錢，他老子

並不管他。」知三道：「這個不能怪他老子，他老子也不知道，因祖母愛他，只管把體己錢背地裡交蘭生使。」友梅道：「現在太

夫人千年，蘭生恐怕不及從前的舒服了。」知三道：「也未必，這許太太阿彌陀佛的，他的母親又回來了，現下雖珩姑娘當家，二

月裡嫁了出去之後，這家事一定是吉田夫人管了。自己的生母管了家，兒子還受委屈麼？」仲蔚道：「也不是這等說，做了一人，

也不可過於荒唐。要用的，雖然是花天酒地也只好用，不應用的，浪使了也無益。若說母親管了家，兒子就好，有這個念頭就是敗

子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回來你們同他來望望我們這位佩姑娘。」恰值佩纕走出來，聽了這句話，進去不是，出來又不是，臊得無地

可容，紅了臉，把洋巾子按著眼，大家反哄笑起來。湘君看他可憐，便立起來挽了佩纕的手就走，說道：「我同你到幽貞館看你姑

娘種的細葉菖蒲去。」伯琴還要再打趣他，給仲蔚送了一眼，也就罷了。知三笑道：「你園子裡有醉湘雲，不可無芍藥台。」韻蘭

道：「有是有的，在大花障外邊。」友梅笑道：「喝醉了酒，到那邊去睡，跌也跌死了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你不要憂，你如果醉了要

睡那個地方，我們來抬你去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他是愛梅花的，到梅雪塢去做江彩■。」韻蘭道：「芍藥軒就在韻香館外，將來素雯
來了，到他處去眠芍藥，倒極便呢。」仲蔚道：「梅雪塢去讀書，到極靜，地方又暖，房屋又敞，紅塵飛不到的。」黽士道：「綠

雲館也好，到綠陰清潤的時節，心也給他薰綠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我愛漱藥■幽僻，一座房子，在西北角上門前一帶柳堤，流水小
橋，有半村半郭的光景。」霽月道：「我姑娘幽貞館後面兩間歇午的地方，也有趣呢。前面也有幾本芭蕉，後面也有幾本芭蕉，還

有一叢斑竹，到夏秋天睡在那裡，便是兩面送進來的涼痕蕉影，把身子都裹在裡頭碧綠的。」黽士道：「我們沒到過呢。」霽月

道：「現在佩纕姐姐同我兩個人做了房，一人一間，夏天再讓姑娘歇午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你們精赤身子睡的麼？」霽月道：「大少

爺又沒好話！」伯琴笑道：「你說把身子都裹得碧綠，不脫衣服怎麼裹到身上來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你仔細，你沒見你自己溺出來的

小便都是綠的呢？」韻蘭不懂這話，笑問仲蔚道：「怎講？」霽月笑道：「理他貧嘴，他說烏龜的小便是綠的。」眾人又大笑起

來。霽月把知三啐了一口。知三又笑道：「霽月，我問你，你們園子裡景致通通有了，就少了葡萄架。」韻蘭卻未見過《金瓶梅》

的，就向知三問造葡萄架的法兒。知三方欲說出，仲蔚怕韻蘭生氣，連忙向知三丟眼色，把別的話來混岔了，因道：「北邊有牛奶

葡萄，又有胡椒葡萄，形雖小，香而且甜，最是貴品。北三省有一種蜜葡萄，每顆有四五兩重，可以切片炙乾作葡萄脯的。」友梅

道：「這些葡萄都種在山上的，移到南邊來，便要變種，不知何故。」黽士道：「彩虹樓的山腳上，盡可栽種，何費去種在那

裡？」韻蘭道：「你沒看見呢，後面有一個棚在那裡，不過是水晶葡萄，種子不好。」黽士道：「你幽貞館門前何以不種葡萄？」

伴馨道：「本來有的，因姑娘要種朱藤花，就把這葡萄移種到春影樓的下頭去了。」韻蘭向伴馨看了一看，罵道：「小蹄子，你偏

曉得，回來撕你嘴！」嚇得伴馨不敢聲。伯琴一面向韻蘭點頭，一面笑道：「蘇姑娘好個你的什麼春影樓，今兒我們沒到過，你不

給我們見識見識？」介侯笑道：「什麼是春影樓？在那裡呢？你何故不領我們去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他藏著一個孤老在那裡，所以不

能給人看。」仲蔚道：「韻蘭到底什麼體己房間就賞給我們看看罷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什麼好地方？不過是三間小樓，同老媽子的房

間一樣，比這裡的房間不如的遠呢。」友梅道：「姑娘不肯給我們看，必定是極好的所在了。」忽見湘君同佩纕走出來笑道：「你

們要想鬧新房麼？」知三道：「我來評個理你聽，你的韻姊姊放著好房間不給我們瞧，我說他藏了孤老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都是伴

馨這個小蹄子多嘴。」霽月道：「果然這個房間醃■贊得不堪。」伯琴笑道：「倒是廁房，我們也當香房，要去看一看的。」知三
笑道：「不要說廁房，便是狗。」說到狗字覺得這話太造次，就咽住了。韻蘭冷笑道：「我是狗窠，你們何故到這地方來？又不是

我來請你們的！」知三怕他生氣，連忙作揖告罪，說：「好姑娘親姑娘，皇帝姑娘，你是明白人，饒我這一遭兒罷。」倒把韻蘭怄

笑了，要撕他的嘴，伯琴笑道：「你聲聲都說姑娘，要作九聲狗叫。」知三笑道：「這是狂吠了，饒我下次罷。」介侯道：「我們

回去罷。」友梅道：「尚早呢。」介侯道：「好房又不給我們看，在此討厭有何趣味呢？」韻蘭倒不好意思起來，罵道：「你們這

班混泥鰍，叫我恨又不是，憂愁又不是，橫豎後來你們總要去見的。這回子先去看了罷。」就命佩纕先去，把地掃掃，各處的燈都

點好了，我們就到樓上去喝茶罷。佩纕答應著自去，這時韻蘭發出一個鑰匙，叫一個男相幫名字叫龍吉的走來交給他，叫他去鎖園

門，一會兒龍吉進來繳了鑰匙，伯琴笑道：「鎖我們在園裡，留過夜麼？」韻蘭道：「你們去，我再叫龍吉去開，這裡十二點鐘鎖

門，是一定的。」說著，就領著眾人就走。友梅道：「已經十二點了麼？」知三道：「差不多兒了，我們上去坐一坐就走罷。」大

家遂跟了韻蘭，介侯笑道：「我不說回去，他還不給我們看呢。」說著，已進了客座門一個朝西的小穿堂，過了穿堂，便是朝東三

間洋樓。下一層是小蘭、珠圓、玉潤住的樓，門前本有一排五株楊柳，一株大桂樹，一株大紫薇，庭心裡頭一架葡萄，暗中看不清

楚了，韻蘭告訴了，方才知道，知三笑道：「真正有葡萄在這裡呢。」庭心門前又有一座假山石，石邊栽著的草木都看不出，假山

裡頭也收拾一間小室，洞口石上，雋著「新德軒」三字，裡面匾上「清涼別境」四字，有石牀石座，甚為寬大。左首一窟放著一只

大圓白石盆，比東坡的雪浪盆還大，盆邊都刻的工細人物故事，這個盆高約一尺，放在廣磁架上。旁邊還有一個白石台，假山洞

口，另有一門，可以啟閉。上面大窗，裝著玻璃，光亮通明，地下可以熾碳，乃韻蘭避暑洗澡地方。院中後面另有一門，是往牡丹

台漱藥■的徑路。樓北一條小廊，靠西一門，是到望月台的路。眾人下面看了一回，小蘭同侍兒的房間，倒還寬敞華麗。上邊方是
一統三間的春影樓，後邊一只小亭，可到望月台上去的。樓門前小小迴廊，說不盡繡檻文窗，雕欄畫棟，綺疏藻■，玉柱朱親，那
樓梯兩邊都是金漆欄杆，扶手處以紫絨圍裡踏腳地方。每層釘著西洋步步嬌的織毛錦毯，房門口掛著一條品紅錦線大字的灰鼠軟

簾，簾面子上金線織的洞天福地四個大字，襯在品月圓式緞子上，真是眼界一明。伴馨揭起門簾，讓眾人進去，揭簾這個時候，覺

裡面衝出一股暖氣隨著香味出來。撲進門，覺得陣陣甜香，鎸魂鎖骨，裡邊燒著一個大熏籠，春生滿室。佩纕已脫了外罩狐皮襖，



裡邊但穿著一件銀紅閃緞籃錦花邊小羊皮襖，覺得玉琢金鑲，天然娬媚。眾人這個時候，只見滿眼迷離又有這幾個美人相伴，也不

知道自己到了那裡，還是夢中，還是醒呢。韻蘭便請眾人寬了外褂，自己又換了一件玫瑰紅摹本緞全金字洋花潤邊大襟鑲滾的小毛

皮窄袖襖，珠圓、玉潤等也都寬了皮襖，一律緊身窄袖小羊皮短襖。原來樓屋朝東三小間，一間是更衣的小房，伴馨陪住在那裡，

兩間一落是韻蘭臥房，上頭一方粉紅地匾，寫「春影樓」三字，石綠嵌的，南面一帶楠木玻璃短窗，上一色西湖色紡綢窗簾，用黑

白兩色的灑線鏽著梅蘭竹菊，四壁都用織錦裱著，地上鋪著兩條大虎皮的地褥，上邊掛著十二盞白銅雕繡花籃燈，另掛兩只大保險

大油洋燈，西南角朝東放著一只鏤寶雕花嵌空鑲牙的沉香牀。頂上一個橫匾，分為三格，兩邊寫著王次回的無題詩，當中一格畫著

牛女鵲橋圖，掛著一頂銀紅色雞皮縐金線大梅根的灰背皮帳。一條湖縐一塊玉元緞潤邊的灰鼠牀圓，牀上襯著灰鼠褥，一個草上霜

的香屑鴛鴦枕，牀裡面折著四條草絲錦緞灑花邊的鴛鴦翡翠消寒被，顏色一條是秋香綠，一條是竹根青，一條是楊妃紅，一條是玫

瑰紫，另有一條葵花寧綢滿繡花邊灰背被。牀上中間一個紫檀橫架，四只小抽屜，架上放著一架小自鳴鐘，一個鏨銀方壽字香爐，

兩瓶西洋口香糖，兩瓶百花香水，一個橡皮管子打香水的玻璃瓶，一冊工細人物畫頁。牀前靠壁一只花梨雕畫大理石面桌，一張錦

緞桌套，上放一架牙嵌紫檀梳妝百寶匣，兩個寸許高的白玉美人，用玻璃圓罩罩好，一枝赤金博古水煙袋，兩個翠玉缸，一缸裡是

水晶香蜜，一缸裡是刷鬢香水，另有兩個香粉胭脂白玉小缸。壁上掛一幅著色李三郎秋夜定情圖，是蓉湖女史所畫，工細絕倫，旁

邊一副織金草絲對，上款韻蘭女學士正寶，下款是紫薇郎書贈，一筆靈飛經體聯句云：　　文波濯豔香猶宛，寶帳涵春夢欲仙。

　　牀門前靠窗一只雕楠嵌牙方腳大八仙桌，一條鼻煙元緞邊宮錦桌套，放著一個保險大洋燈。兩只紫檀花架，上放著兩個白玉

盆，種著一紅一綠兩盆老梅椿。靠西壁兩具紅木嵌玻璃衣櫥，櫥旁架上一只金漆大皮箱，旁邊一只楊妃榻，百花繡枕，灰鼠墊褥，

當中一只花梨百靈小圓桌，桌上銀紅鑲錦緞桌套，四圍均有四只楠木小杌，錦緞杌套。圓桌上一只古銅盆，兩只古銅鼎，均是紫檀

雕座。北首靠壁一張紫檀雕欄千年長壽八寶橫陳榻，紫檀雕花几，為緞子白綾邊几套，放著一架報刻美人手打自鳴鐘，花梨木架上

一只柴窯青長方盆，著雙台水仙花。下邊兩個紅木腳踏，居中兩只五彩洋磁吐壺。壁上一架紫檀嵌黃楊五尺高的大著衣鏡，旁邊一

副磁綠金字對，上款是韻蘭大姊命書，對句是：

　　五色雲舒辭爛熳，九華春殿語從容，

　　下款是妹湘君謝瓊集句，榻上兩個棗紅灑金寧綢靠，兩個蘋果綠滿金寧綢墊，湖色縐紗滿繡榻幃。沿窗一張玻璃面子紅木寧式

半桌，卻無桌罩，放著幾個高腳玻璃碟，碟中裝著幾種水果，杏仁瓜子之類。靠窗八把花梨嵌牙小靠椅帔墊亦不用皮，一色八條竹

根青素寧綢金邊滿繡椅帔，一色八個出銀爐紅素寧綢金回文邊墊子，當中繡著大團鶴。椅子中間隔著四個紫檀茶几，放著玉牙色摹

本緞繡花几套。下邊四個磁吐盂，西首牆上泥金箋四條，工楷小琴條，寫著元稹的會真詩，旁邊兩條泥金箋長聯，上款幽貞館主人

餐正，下款玉鉤生聯句云：

　　蘇小是前身吟到梅花天上群芳齊俯首，

　　若蘭留韻事寄將香草閨中思婦盡含愁。

　　北壁靠東四條工細著色漢宮春曉圖，是鄒一桂的手筆。其餘裝飾真是華麗紛披，目迷五色。眾人詫異道：「韻蘭有這樣好房

間，不教我們賞識，也是辜負你修飾的苦心了。」仲蔚便在一張楊妃榻臥著，把這帽兒戴在眼角上，笑道：「合德溫柔，太真名

貴。韻蘭、韻蘭我願終老是鄉矣，你肯不肯呢？」黽士笑向知三道：「你可記得《紅樓夢》上秦可卿說的，我的房裡大約就是神仙

也可以住得，你看這個房如何？」知三笑道：「我們這位姑娘本來是神仙。」韻蘭微微的一笑，湘君笑道：「你們到這裡也算是仙

人援手呢。」伯琴、友梅、介侯方欲開口，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說：「快些快。」眾人吃了一驚，未知何驚請看下回再見。

　　幻園主人曰：作者於韻蘭所居，信筆描寫，各到極處，其待韻蘭如是，可云一片癡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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